
【人物档案】

徐寅生 1938 年出生于上海，素有乒坛“智多星”之称。

21 岁时，徐寅生第一次随国家队出征，参加第 25 届世乒
赛。第 26?27?28 届世乒赛，他作为主力成员与队友携手实现男
团三连冠， 其中在第 26 届世乒赛决赛中连扣日本名将星野十
二大板得分，成为流传至今的经典对决。此外，他还与庄则栋搭
档拿下第 28 届世乒赛男双冠军。

退役后，徐寅生转至国家队教练岗位，率队保持高水平，见
证推动中美关系“破冰”的“乒乓外交”。 1977 年，徐寅生被任命
为国家体委副主任。 1979 年起，他担任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

任期长达 30 年。

1995 年至 1999 年， 徐寅生担任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主席一
职。 任职期间，他提议允许世乒赛冠名，为国际乒联广开财路；

同时提出“小球改大球”改革方案，提升赛事观赏性，推动乒乓
球运动整体发展。2001 年，他被任命为国际乒联终身名誉主席。

乒乓球，中国的“国球”。 但对于国人而言，它从来不
止于一项风靡全国的运动， 更见证着新中国体育事业的
发展历程，铭刻着时代变迁的历史印迹。

60 年前的 4 月， 容国团在第 25 届世乒赛上夺取新
中国成立后的首个世界冠军， 敲开了通往体育强国之路

的大门。 同样是 4 月，1971 年第 31 届世乒赛期间，乒乓
球划出的美妙弧线 ，穿透中美两国外交的 “坚冰 ”，书写
“小球转动大球”的佳话。

而这一切，徐寅生悉数亲历。 运动员时代，他曾是中
国乒乓“冠军之师”的主力成员；放下球拍，他以教练身份

率队出征，见证“乒乓外交 ”的历史 ；执掌国际乒联后 ，他成
为把握乒乓球运动发展命脉的顶层设计者， 以 “小球改大
球”的改革提案，帮助这项运动焕然新生。

如今 ，虽已步入耄耋之年 ，徐寅生仍活跃在乒坛 ，推动
项目发展。 国与球，是他这一生放不下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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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偶像与真球迷

退休廿载， 徐寅生依旧很忙。 讲

座?采访?大大小小的乒乓球赛，他的

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一辈子围着乒

乓球转，真心喜欢。 趁走得动多走走，

自己开心，也为推广乒乓球出点力。 ”

在徐老看来，这是两全其美，亦是理所

当然。

众多日程安排中， 参与群众性乒

乓球活动是优先项。虽已年过八旬，满

头银发，每每有机会，徐老都要挥拍上

阵，如当年征战赛场时那般神采奕奕，

自带气场。作为曾经的世界冠军，徐寅

生受到过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 收到

过成千上万封全国各地球迷寄来的

信，是那个年代家喻户晓的乒坛偶像。

不过，彼时的全民偶像严守队伍纪律，

没有物质奖励，一心想着为国争光，只

练本领不刷流量。

“时代不一样了，但优秀传统不能

丢啊！”过往辉煌早已定格成载入史册

的黑白影像， 但前辈留下的精神财富

仍然闪着光。 看着新一代国乒偶像成

长起来的徐寅生，在称赞“青出于蓝而

胜于蓝”的同时，也有着几分自己的担

忧———他担忧国家荣誉与个人得失换

了排序， 担忧团队协作被各自为战取

代，也担忧有人迷失在纷繁芜杂的“名

利场”。

“国家培养我们， 乒乓球成就我

们，为国争光?推广乒乓球是我们一辈

子的职责和使命。 ”徐老希望，享受时

代“红利”的新一代国乒队员，能继续

发扬优良传统，“把国家荣誉放在第一

位。 在全力以赴完成好训练比赛任务

的前提下， 主动参与群众性乒乓球活

动， 群众始终是运动员攀登世界高峰

最有力的后盾。 ”

直言不讳道出对 “接班人” 的忧

心，徐寅生也对新一代追星族“提出小

小的建议”。 “随着乒乓球项目的不断

推广和市场化程度的提升， 球迷群体

中有了更多年轻人，这当然是好事。 ”

就在不久前举行的 “地表最强 12 人”

世乒赛选拔赛上， 受邀观战的徐老近

距离感受到了“迷妹”粉丝团的疯狂。

“乒乓球需要球迷的热情支持，但更希

望大家能一同参与，都来打球。 ”在他

眼中，看得懂又会玩才是真正的球迷，

“与其高呼 ‘我爱你’， 不如用行动支

持，还有利于强健身心。 ”

关于新偶像和真球迷， 徐寅生给

出自己的标准。事实上，作为曾经的全

民偶像，如今的资深球迷，他本人又何

尝不是最好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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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乒赛 ，徐

寅生 （右一 ）

带队夺冠。

荨徐寅生与日

本名将福原爱

合影。 他非常

注重世界兵乓

球整体发展。

荨深爱 “国

球”的徐寅生

参与群众乒

乓球活动。

记者手记

徐寅生寄语：“感谢文汇报及广大读者对乒乓球运动的关心支持！为中

国乒乓球运动员参加东京奥运会加油！ ”

徐寅生近照。 （照片由国际乒联博物馆和中国乒乓球博物馆提供）

徐寅生：国与球，一生放不下的牵挂
本报记者 谷苗

“站上前辈肩膀，

小钳工终圆乒乓梦”

徐寅生出生于上海一个贫苦家

庭，家中排行老八，险些被送给别家。

童年生活清苦，社会局势动荡，但小小

年纪的他还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

乐———狭窄弄堂或是街边空地， 用粉

笔在地上画几个框， 中间摆放一两块

砖， 就能与小伙伴们来一场 “乒乒乓

乓”的大战。

“那时打乒乓球没球台，但我们照

样玩得高兴。”回忆起童年那段与乒乓

球结缘的美好时光， 徐老笑得像个孩

子，“有时蹲在地上打， 有时站起身来

抽杀，都是自己那些‘野路子’。 ”

新中国成立那年，11 岁的徐寅生

进入初中， 学校有了一张未油漆的球

台，而他则成了校园里的“小球王”。徐

寅生的四哥知道小弟喜欢乒乓球，就

带他去南京路上的精武体育会看了一

场比赛。 正规球台，精彩较量，徐寅生

很快就被场上局势吸引 ，“后来才知

道，当时打球的是上海名将刘国璋，他

球速快、变化多，让我大开眼界。”从那

以后，他愈发迷上了这项运动，千方百

计找地方打球。

1952 年，毛泽东主席为新中国体

育工作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

体质”。 一年后，中国加入国际乒联大

家庭，拿到了世界舞台的入场券。在当

年于罗马尼亚举行的第 20 届世乒赛

上，中国乒乓球队首度亮相。 “原来乒

乓打得好可以出国参赛，为国争光！ ”

徐寅生无意中从报纸上读到这条振奋

人心的“大新闻”，眼前一亮，“尽管成

绩一般，但我记住了王传耀、姜永宁、

孙梅英等第一批国手的名字， 开始向

往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乒乓国手， 真正

点燃了我的乒乓梦。 ”

初中毕业后， 徐寅生进入技工学

校学钳工。可相比枯燥的机械工作，乒

乓球才是他心之所向。 在逐渐兴起的

私人球房里， 徐寅生凭着不错的球技

受邀出战，不花钱便能与人过招。就连

要凭“工会会员证”进出的上海工人文

化宫，也成了他经常“蹭”球的地方。

日积月累， 善于博采众长的徐寅

生球技见长。 1956 年 4 月的一天，正

在车间干活的他迎来人生重要一刻。

“快去市里报到，让你参加国际比赛。”

纵然已算小有名气， 老师口中的通知

还是让徐寅生受宠若惊， 连忙请了假

向报到地奔去。 在随后与欧洲劲旅罗

马尼亚队的友谊赛中， 作为学生代表

的他与沪上高手杨汉宏、 薛伟初等人

携手出战，一时间轰动了上海滩。 “世

界顶尖选手并非想象中那么可怕，从

那时起， 我相信中国选手将来一定能

拿冠军。 ”

结束比赛回到学校， 徐寅生愈发

“身在曹营心在汉”。八级钳工的前景，

显然难以让一心想当乒乓国手的他提

起兴趣。可当时，全国只有北京和广州

两地的体育院校开设乒乓球专业，身

在上海的徐寅生苦于没有深造机会。

正在迷茫之时， 广州体育学院伸来了

橄榄枝。 而得知了“挖人”消息的上海

市体委， 很快决定在上海体育学院增

设乒乓球项目， 徐寅生和杨瑞华两位

上海选手得以留沪。

就这样， 徐寅生的人生轨迹彻底

转向了乒乓球。回望职业生涯的开端，

徐老言及最多的不是自己的兴趣和努

力， 却是从前辈身上汲取的正能量。

“第一代国手艰苦奋斗、刻苦训练的精

神激励着我们。 ”在徐寅生看来，前辈

们的付出为中国乒乓球攀登世界高峰

打下坚实基础。 就连后来的 “十二大

板”，徐老也归功于前辈。“老将王传耀

说过，日本选手关键时刻惯用两招，或

是发球猛攻孤注一掷， 或是放高球引

起对手思想波动。正因有了他的指点，

我在拿到赛点时才能面对高球不犯

错，最终连扣十二大板得胜。”徐老说，

时至今日， 前辈的激励和传承仍是国

乒最宝贵的财富，“像我一样， 能圆乒

乓梦，每一步都站在前辈的肩膀上。 ”

“容国团行，

我为什么不行？ ”

“野路子”加入“正牌军”，徐寅生

起初并不适应。 为备战第 25 届世乒

赛，国家集训队在北京成立，徐寅生入

选其中。在这支高手云集的队伍里，他

很快看到了差距。“体能和基本功都跟

不上，训练完腿像灌了铅似的。 ”自认

为已足够卖力的他， 却在队内评比中

屡屡无缘代表优秀的“红旗”，“后来拼

了命追赶，总算拿到过一次。 ”

同一支队伍里， 为报效祖国从香

港来到北京的容国团显得有些特别。

“容国团在 1958 年就喊出了两年之内

拿到世界冠军的豪言。 当时我不敢相

信，心想是不是早了点？但看到他的表

现，才了解底气从何而来。 ”徐寅生坦

言，容国团对于训练比赛的认真态度，

以及落后时绝不认输的精神， 令他刮

目相看。

1959 年 4 月 5 日， 第 25 届世乒

赛男单决赛， 容国团击败匈牙利名将

西多站上冠军领奖台。 这是新中国第

一个世界冠军。从那天起，中国体育逐

步走向世界， 中国乒乓球的辉煌大幕

开启。

“容国团来之不易的胜利，打开了

中国运动员通往世界冠军之路那扇厚

重而神秘的大门。 极强的荣誉感和责

任感是他成功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础。”

见证世界冠军的诞生， 徐寅生为队友

和球队高兴，也对自己展开了反思。

面对领队张钧汉“技术不错，思想

还需提高”的点评，在第 25 届世乒赛

上表现平平的徐寅生一身冷汗。“容国

团行，我为什么不行？ ”带着这样一句

质问，他决定从哪跌倒就从哪爬起，激

励自己苦练技术、 磨炼意志，“越是难

啃的骨头越要啃下来。 ”

1961 年， 第 26 届世乒赛在北京

举行，由容国团、王传耀、庄则栋、李富

荣和徐寅生组成的中国男队终于成功

登顶，首次捧起了斯韦思林杯。徐寅生

决战时刻顶住巨大压力的“十二大板”

成就经典； 容国团在决赛休息室里道

出的“人生能有几回搏”也定格为乒乓

球队的座右铭。

夺冠时刻的场景， 徐老至今历历

在目，“现场灯火通明，欢呼声雷动，一

万多名观众喊哑了嗓子，拍红了手掌，

最后将手边一切可以抛出去的东西都

抛向了空中。 ”他也不曾忘记，荣誉背

后那些甘当陪练、 甚至紧急学习弧圈

球新技术来当“靶子”的队友们。“容国

团说‘人生能有几回搏’，关键是大家

齐心协力，要为国家荣誉去拼搏。无论

是上场队员，还是那些无名英雄，正因

为将国家荣誉放在第一位， 才会有那

么坚定的决心和无穷的动力。 ”

“小球转动大球，

这是历史的机遇”

中国乒乓球队屡创佳绩， 北京世

乒赛成功举行， 一股乒乓热潮在全国

各地兴起。作为提振人心、扩大影响和

对外交流的载体， 乒乓球肩负起时代

赋予的历史使命。

1959年世乒赛归来，毛泽东、周恩来

等中央领导先后接见中国乒乓球队。

1961 年世乒赛前的集训，中央领导作

出多项指示。“周总理叮嘱我们要吸收

他人所长，把眼光放长。陈毅副总理说

话幽默，要求我们要有大国风度，不要

赢得输不得， 还说如果失败了请大家吃

饭。 ”半个多世纪前的场景，徐老每一幕

都记忆深刻，“贺龙元帅还特地给我们解

压，要我们打出风格、打出水平。 ”

第 28 届世乒赛前夕，“智多星”徐寅

生受邀帮助女队总结经验。 从如何树雄

心、立壮志，到指出女队存在的问题，徐

寅生的分享深深触动了队友， 讲话内容

也被记录下来送到贺龙手中。 贺龙读完

非常认可，写下长文批语，要求将徐寅生

的讲话稿发给各运动队学习。

1965 年初，在看到徐寅生的讲话稿

和贺龙的批语后，毛主席写下批示，给予

了很高的评价， 并要求全党学习唯物辩

证法。随后，《人民日报》登载了徐寅生的

讲话稿，题目是《关于如何打乒乓球》，同

时配发《编者按》。

“我就结合自己的思考和实践，真诚

地谈了几点想法。 ”徐寅生没有想到，一

篇未经修饰的业务心得竟在全国掀起学

习热，“这让我感到自己的学习还远远不

够，后来有意识地加强理论学习，结合训

练指导实践。 ”

更让徐寅生没想到的是，几年之后，

小小银球还敲开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友

好交往的大门。

受当时政治局势影响， 中国队连续

缺席了 1967 年和 1969 年两届世乒赛，

徐寅生也从运动员转到教练员的岗位。

1971 年，第 31 届世乒赛在名古屋举行，

周总理特意让包括徐寅生在内的教练员

和外交人员一同讨论是否参赛， 最终得

到毛主席的批复，派队出征。 徐老坦言，

后来发生的一切，超出了他的预期。

时隔六年重返世界乒坛， 国乒成为

赛场焦点。而赛场之外，一位“上错车”的

美国队员， 更是让国乒登上了世界各大

媒体的重要版面。“当时训练完乘车转场，

美国选手科恩稀里糊涂上了我们的车。 庄

则栋见没人与他打招呼，想到周总理提出

的 ‘友谊第一 ， 比赛第二 ’ 的参赛目

标， 主动过去与他交流， 还送了他一个

纪念品。” 徐寅生回忆说， 就是这样一

场看似不经意的 “偶遇”， 成为当日的

大新闻。 两国选手间的友好交往， 也让

密切关注国乒动态的毛主席看到了推动

中美关系的机遇。

1971 年 4 月 6 日，就在世乒赛即将

结束时， 毛主席做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

访华的决定。美国代表团于 4 月 10 日抵

京， 成为新中国迎来的第一批来自美国

的客人。乒乓球冲破藩篱，掀开中美民间

交往的新篇章，为中美和平外交实现“破

冰”。“小球转动大球，这是历史的机遇。”

徐寅生说，“乒乓外交” 让中国乒乓人更

加深刻地感受到肩负的历史使命， 也让

中美乒乓友谊代代相传。

“尽管有些压力，

2 毫米改革还是成功的”

随着实力超群的中国军团坐稳世界

乒坛头把交椅，一道“难题”也摆在了中

国乒乓人的面前。 “从中国队的角度出

发，当然希望荣誉越多越好。但如果世界

乒坛呈现一家独大的局面， 项目整体发

展会受到影响。 ” 担任国际乒联主席期

间，徐寅生曾处在最“左右为难”的位置。

“我其实并不愿意担任这个职务。 ”

徐寅生坦言，语言问题导致的沟通不畅、

身兼多职带来的分身乏术都是他的难

处， 而最难的还是处理涉及中国乒乓球

利益的事项和提案。

“就像过去当运动员时，只想着最好

能一拍制胜。当了国际乒联主席，就要考

虑如何让比赛回合多一些， 提高乒乓球

的观赏性。在奥运大家庭里，乒乓球要与

其他项目竞争，改革势在必行。 ”更高的

平台，需要更宽广的格局，徐老开玩笑说

这是“屁股决定脑袋”，“所以，有些提案

对中国队不利， 我也不能带有倾向性甚

至强行阻拦。但国内还是有些声音，说我

‘胳膊肘往外拐’。 ”

面对五花八门的改革提案， 徐寅生

想到了日本一种 44 毫米的乒乓球，体积

大、速度慢、旋转少，打起来回合多。 “当

时各种改革提案都有，把球网加高、把球

台加大，甚至是取消反贴海绵球拍。我担

心乱改带来不利影响， 主动提出从球的

尺寸入手。 ”徐老表示，自己要表明带头

改革的态度， 同时也考虑到这一方案影

响相对较小，容易被各方接受。事实的确

如他所想，将乒乓球直径从 38 毫米改为

40 毫米的提案，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为了让提案更好落实， 徐寅生第一

时间联系上海红双喜公司询问能否协助

生产大球样品， 很快得到了董事长黄勇

武和时任副总经理楼世和的支持。尔后，

中国乒协将样球送往其他协会供运动员

试打， 并邀请世界乒坛好手到苏州参加

大球邀请赛，通过实战收集运动员、教练

和观众的反馈意见， 并请科研人员进行

现场测试。 “科研结果表明，大球比小球

速度下降 13%，旋转减弱 21%，比赛回

合数相应增多。 ”徐老回忆说，来自各方

的良好反应助推提案顺利“转正”。

“回过头看，尽管有些压力，改革还

是成功的。 ”大球改革的提案，让徐寅生

颇感欣慰，而这 2 毫米的背后，是中国乒

乓人和中国企业的智慧与担当，“牺牲一

些利益是必然的， 但都是为了乒乓球运

动的长远发展。 ”

1999 年退休以后，徐寅生不再担任

国际乒联主席， 但仍为推动世界乒乓球

运动的发展发挥余热。 而中国乒乓球在

继续保持强势的同时， 以建立跨国联合

训练营、开设乒乓球学院分院、配对搭档

双打等多种形式， 助推乒乓球项目在世

界范围的整体发展， 提升乒乓球运动的

影响力。 徐寅生表示：“中国乒乓球还是

要先把自己做好，在做好自身的前提下，

尽所能支持国际乒联和其他协会的工

作，让乒乓球运动有更好的发展。 ”


